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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弦声声都是情谈《拷红》的伴奏 
——此文献给我的老师和喜爱常派艺术的朋友们 

冯勇 
（河南豫剧院一团（首席琴师），河南 郑州 450000） 

 
有一件事，让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是我的恩师王冠君先生
的生日，老师邀请了几位相知，举行了一个
小型的家庭聚会，老师给我一一作了介绍，
来者都是文艺界德高望重的前辈。 

专家聚会，三句话不离本行。席间话题
几乎全是艺术。他们谈论了六大流派和各自
的风格特点，高度赞扬常香玉大师的创新精
神。一个艺人，在完全没有音乐理论指导的
情况下，开始了豫东、豫西两大不同调式的
合流，这创举堪称奇迹，它的意义绝不亚于
京剧“二黄”和“西皮”的大融合。他们谈
论豫剧唱腔音乐改革，称《朝阳沟》的唱腔
为空前绝后，里程碑式的作品。称赞豫剧音
乐改革的领军人物王基笑老师对豫剧音乐
改革作出的巨大贡献。一出 1958 年配合党
的政策，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代戏
《朝阳沟》，主题思想早已过时，然而它全
剧的唱腔音乐经历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
这在豫剧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创作经
验是经典，是豫剧音乐唱腔创作的宝贵财
富，应该认真推广，认真研究。若论唱腔的
旋律性，那剧中银环的“上山”“下山”音
乐优美，旋律流畅，使人听后沁人肺腑，让
人如痴如醉，真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世间
哪得几回闻”的感觉。若论唱腔的通俗性，
那“亲家母你坐下”“前腿弓，后腿蹬”都
是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说唱音乐。透出浓烈
的乡土味，听起来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还有更值得骄傲的就是三团在男声唱腔改
革上，对豫剧唱腔音乐做作出的巨大贡献，
它使男声的发声科学化，生活化，拉近了与
时代的距离，使广大戏迷爱好者喜闻乐见，
普遍传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
然，这种改革不是从《朝阳沟》才开始的，
而是从 1956 年建立豫剧院时，三团就在编
导巨匠杨兰春的领导下，虽然经历坎坷，却
披荆斩棘，坚定不移的坚持着走下去，只是
到了《朝阳沟》时期更加成熟罢了。 

听着老师们的议论，我仿佛徜徉在知识
的海洋，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的感觉。这时我好像想起了什么？啊！那是
在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父亲亲切地对我
说：“孩子，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
既然这么迷恋板胡，热爱豫剧，就好好地努
力干吧。但是交友要有原则，在现实生活中，
你和谁交往，和谁在一起至关重要，它甚至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影响你一生，决定
你的人生成败。和什么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
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懒惰；
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和善良的
人在一起，你不会奸诈；和智者同行，你会
非同凡响；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会出类拔
萃⋯⋯ 

“勇，回答我一个问题。”老师教我从
遐想中唤醒，“你这个头把弦（指板胡），在
你所伴奏过的戏中，哪出戏最难拉？“说实
话我伴奏过很多现代戏和古装剧，还没有哪
出戏难倒过我，老师怎么问我这样的问
题？”我看这老师，一时难以回答。“不好
回答？”老师问我。“有两种可能：一是
‘难’，而是‘易’。以你的基功和感觉，不
会是很难的，那么就是说，没有遇到过难以

处理的问题。”老师说中了我的心事，我仍
然不好意思回答。“如果你真是那样想的，
那可就错了。你之所以感到容易，那是因为
你们现在都是照谱伴奏，谱子怎么写，你就
怎么拉，只要不出错就为完美。你不觉得这
样的标准太低了么？这只能叫做‘视奏’，
如果说能拉好视奏就称为艺术，那岂不是一
抓一大把，那么艺术的水准也太低了，有什
么水平可称为艺术家呢？在这里给你个建
议：遇到机会好好伴奏伴奏《拷红》这个戏，
可以先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去拉，然后给自己
的伴奏录一下音，留个资料。到时候我会给
你一张常香玉录制的正版《拷红》，从中再
听一听师傅的伴奏，同你所伴奏的录音做一
下对比，研究一下二者有什么不同”。 

“老师，你推荐为什么是《拷红》，而
不是其他什么戏呢？《拷红》这个戏有什么
特别之处么？”我问。“人们都知道，《红、
白、花》是常派艺术的代表，也时常派艺术
的精髓。单从艺术的角度讲，《拷红》堪称
是常派艺术的巅峰之作，不管是演员的演唱
和表演，还是乐队的即兴伴奏，可以说都已
达到了自由王国的境界。那欢快跳跃的流水
唱腔极为自由，优美动听。充分体现着小红
娘的聪明可爱，机智多谋，敢于正义的人物
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伴奏上，自由
中有规范，过门里有棱角，有极其严格的规
范性，难度较大。你能把这个戏掌握好，相
信再伴奏其它什么戏，尤其欢快跳跃的流水
板时，工作起来就会举重若轻，应用自如。”
听后我兴奋地说到“谨遵师命！” 

老天有眼，很快就给了我机会，九八年
初，我有幸调入豫剧院一团工作，这里是
《红、白、花》的发祥地，我要在这里兑现
对老师说过的承诺。不久，《拷红》一剧就
开排了，我心情非常兴奋，打算好好地一展
身手。在排练中，随着一鼓条“打”的一声，
我就率领乐队进入“一锤按”的慢板来，演
奏中那一连串的饱满音符像山洪暴发，随着
旋律的线条顺流而下，好一似“飞流直下三
千尺，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当时感觉如果
在演出的现场，观众一定会报以热烈的掌
声，正这样幻想着、自美着的演奏时，不料
老师却伴着一个手势，喊了声“停！”。而后
老师说：“说实话，你拉的确实不错，很有
爆发力，如果不是崔莺莺上场，我会给你打
满分，鼓掌叫好。然而我却抑制住了较好的
冲动，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把握好人物和
剧情的需要，只是拉出了豫剧特有的高亢洪
亮，慷概激昂基本特征。伴奏是为剧情服务
的，是为人物服务的，不是单纯表现自我的。
同样是“一锤按”，可以表现欢快激昂，也
能表现悲愤忧伤。而你现在要表现的是满腹
忧思的崔莺莺上场，而不是《三哭殿》中傲
气凛然、得意洋洋的银屏公主！所以，即便
你拉得天花乱坠，与剧情无关的意境，我不
能说好。崔莺莺上场应该是什么情绪，还用
得上多说么？你现在认真思考，应该怎样演
奏这个过门，才符合剧情人物的要求。” 

听了师傅的评论和启发后，我可不敢再
张扬了。我稳定了情绪，在演奏技巧上做了
相应的调整，运用慢弓和揉弦奏出了一个情
绪忧伤的“引子”。接“六梆” 

这次虽然过关了，我还是捏了一把汗。 
“在绣楼我奉了小姐言命”是一段很多

人都会拉唱的“快流水板”我也很熟悉。不
料一个“随板”接流水过门没走完，就被老
师叫住了。老师说：“这段戏一定要拉得热
烈而明快，为什么呢？第一是感情的需要。
红娘是一个乖巧伶俐，热情似火的侠义女
子，她与莺莺虽是主仆，但情同姐妹。这样
的人物上场，不热烈能行么？第二是戏理需
要。红娘是这个戏的第一主演，按京剧的说
法就是‘角’要上场了，音乐要先声夺人，
为主角的靓丽登场造出气氛，给观众留下强
烈的印象。再一点，“随板”和过门要拉出
层次，先快后慢，快慢有致，强弱分明。如
“乙打打”开始，即是配合红娘上场的“随
板”。这里标有“f”的无限反复，需要拉得
热烈奔放。在 9 小节标有“p”的无限反复
处，一定要弱下来，那是因为红娘突然想起
和观察，是否有人发现自己的行踪？她小心
地看一看，确定无人发现，音乐逐渐渐强其
过门速度不减。热烈而火爆的演奏，直到唱
前过门的 27 小节处，开始渐慢，至 33 小节
处再慢，接唱。（这段戏的流水过门通常是
两遍半，前两遍可火爆、欢快、奔放地演奏，
后一半渐慢，渐弱给演员留演唱气口。） 

这段戏对调结束后，老师提出两点要
求。1.在伴奏中和伴唱时别和演员赛跑。目
前这是很多乐队在伴奏中存在的大问题。不
知“窍”为何物，只知道按谱子一字不漏的
较劲拉。不分轻重，没有强弱，没有表情，
没有人物，这叫做伴奏么？不！这叫做跟演
员赛跑！密不透风，一字不漏，好像是你记
唱腔十二分的准确，其实不然，你再熟，难
道比师父更熟么？（这里师父指王冠君先
生）。老师给常香玉大师拉了一辈子《红、
白、花》，可以说每个字，每个音符，都了
然于胸，但很少和演员赛跑，而是在演员演
唱时，以偷字闪板的方法（有时甚至停下来
听唱）轻轻地跟着，到“过门”时，自然而
然的强起来，将演员演唱的每一个字都透出
来，主次分明，井然有致，这才叫伴奏，才
叫艺术！2.关于“模拟”。“模拟”是戏曲音
乐的一大特征。《拷红》的唱腔有很多是从
说唱音乐演化过来的。如“我就说呀”“看
一看，我小姐怎把事行”“俺小姐听此言哪”
“哎⋯⋯”等等。像伴奏这些似说似唱的唱
腔，叫“学舌”一定得学的“像”。这需要
功夫，而功夫是练出来的，功到自然成。 

接下来再说说“尊姑娘”这段戏。这段
戏难度更大。我对这段戏也算熟悉，甚至可
以不看谱演奏下来。但是一排练我才知道，
远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很多听起来是自由
的，但都及其规范。比如“俺红娘心肠硬，
我的小姐呀，我见她也悲伤”这些行腔演奏
中，都是固定节奏，极其严格！大概这就是
老师所说的“最难伴奏的戏”了。 

现将《拷红》中“在绣楼我奉了小姐言
命”和“尊姑娘”两段戏的原谱和我的板胡
伴奏谱付之于后，以供专家和板胡爱好者参
考借鉴，仅以此文献给我的恩师王冠君先
生。 


